庄面——绸都盛泽的历史见证

朱云云

相传丝绸发源于山西夏县西阴村，创始人黄帝妃嫘祖，上下已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而明初还只是一个寻常村庄的盛泽，却能承上启下，发扬光大，集锦绣于一镇，驰盛名于天下，成为吴江的骄傲，中国的骄傲。其历史渊源吸引着一代代学子去探究，其中庄面是见证绸都盛泽最重要的历史遗址。认识庄面、保护庄面，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初识庄面

1983年初，我在无锡工作时，从杭州出版的《丝绸》杂志上看到周德华写的两篇介绍盛泽丝绸历史的文章，对盛泽丝绸发展的历史和庄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下半年，我调回家乡吴江，专门到盛泽拜访周德华先生，老周热情地带我参观了蚕花殿、庄面、济东会馆等盛泽丝绸文化的历史遗址，使我第一次看到可以称为我国最早的丝绸专业市场——庄面。

1985年，吴江县委县政府为建立东方丝绸市场，组织调查组到盛泽作可行性调研。我参加了这次调研，走访多家丝织企业、丝绸经营单位和查阅历史资料，写成《盛泽丝绸的历史和现状》一文，对庄面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总的感到似乎有一根植于民间的根，把盛泽人的聪明才智、心灵手巧和不怕吃苦的精神汇聚在一起，才培育出这朵鲜艳夺目的历史花朵——庄面。

东方丝绸市场建成和发展起来后，我每次走进东方丝绸市场，看到经营人员认真地与客户谈生意，看到门市部经理高兴地送出满车的坯绸时，我却常常感觉到这就是庄面的历史身影：一间间独立经营的店铺，就是庄面里的绸行绸庄；门市部的经理就像当年绸行绸庄的主人；穿梭于织厂和市场之间的经营者就是庄面时期的“绸领投（头）”和“船家长”……

不同的是：东方丝绸市场的规模大了，丝绸集散的功能强了，丝绸的品种花色多了。面积与庄面相比，已从第一期的相当，扩大到后来的几倍、几十倍，直至近百倍。庄面时期运送坯绸的交通工具是船只，留在历史文献中的情景是“舟楫塞港”。今天改用汽车运送绸匹，到处是“车满难停”等等。  

我深深感到：东方丝绸市场是历史上庄面的延续，而庄面遗址既是盛泽绸市的历史缩影和写照，更是盛泽丝绸业繁荣的历史见证。

　　　　　　二、细读庄面

今年上半年我到盛泽调研时，路过东方丝绸市场，又想到了庄面。6月，相约周德华和沈荣林先生一起到庄面遗址走了一走，重温盛泽丝绸业繁荣的历史。据周德华所写《吴江丝绸志》、《锦绣盛泽》等书籍和多篇文章的介绍，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庄面的变迁脉络：

盛泽丝绸业发展到明天启年间（1621~1627），已形成固定的丝绸交易市场。地点在善嘉桥市河两岸（即今东方广场东西两侧街区），因经营丝绸的绸行绸庄林立，民间称为庄面（后称旧庄或老庄面）。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生动记录了当时盛泽庄面的繁荣景象：“市上两岸绸丝牙行（官府批准经营的绸行绸庄），约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

入清，在庄面绸市的繁荣和带动下，盛泽绸业规模扩大，住镇人口增加，盛泽已成为江南巨镇。乾隆《吴江县志》对盛泽有这样的记述：“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乾隆《盛湖志》，更把盛泽绸市之繁荣比作当时苏州阊门商业区：“今则万家烟火，百倍于昔，其热闹与郡阊门埒（意为不分上下）。”

乾隆十七年（1752年），盛泽善嘉桥南新街口失火，大火越过善嘉桥，烧毁沿街房屋500余间，庄面绸市的精华毁于一旦。稍后盛泽绸业界人士为了使绸市延续，发起集资，在西肠圩南端（今荷园街附近，为当时盛泽镇最南端），建成房屋百余间的新庄面，再度形成绸市。

经几番扩建和改进，至光绪年间，庄面形成一封闭式建筑群，外筑围墙，北设一门，面对老镇区，另外东西向各开两侧门，便于人员货物进出。庄内数百单间或双间铺面租与绸庄、领户使用，总体格局颇似科举时代的考场。

清末，盛泽绸市持续兴旺，使庄面拥挤不堪。徽商看到商机，集资在庄面东南建徽州庄，南北两埭共42间铺面，租与领户及为绸业配套的机料店和纹制工场使用。同时，在庄面强大的商业功能推动下，盛泽绸业不断扩大，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加强，庄面的经营范围向四周镇郊农地发展。形成由庄面一弄、庄面二弄、庄横头、潇湘弄、洒珠弄等组成的新商业区，除了部分用于开设绸行绸庄外，成为筘店、梭子店、车木店、机料店等为盛泽绸业配套的商业服务区。

民国年间，庄面依然保持一定的人气，支撑盛泽绸业的繁荣。据民国十二年《新盛泽》报道：“全邑领照营业的庄号共69家，其余附设庄号不计其数，每年营业统计有一千余万。”民国二十五年出版的《无锡区汇览》也作了记载：“盛泽有一特区，即所谓庄面上，在镇之东南部，为绸类买卖之集散地，每日上午八九时至下午三四时止，绸之营业总数，每年约五六百万金。”至50年代初，丝绸改由国营商业机构经营，取缔私商，绸领商人纷纷改行，庄面功能消失。

　　　　　　三、认识庄面

庄面的形成促进了盛泽绸业的繁荣与发展，从全国来讲，庄面是我国最早进行封闭式规范管理的丝绸交易专业市场，又是国内仅存的历史遗址，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保护好庄面遗址，对盛泽镇的建设，对盛泽丝绸业的提高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一年，我出差盛泽，入住东方大厦十楼，开窗向东南方一望，奇迹出现了：眼前是一大片传统民居，铺着瓦片的黑色屋面围成无数个方形（庭院），虽大小不一，却排列有序。屋面组成的一条条纵横狭缝，就是传统的街弄。仔细辩认，庄面遗址就隐藏在不远处这片传统民居的中央。我马上请一位盛泽朋友一起来看，他不好意思地说：“盛泽周围建设得都很好，就是镇中央还有这片老镇区，最难改造，成为盛泽城建中的瓶颈和死角，好得参观人员走不到。”

但是在我心中却感到一阵惊喜，主观认为：正是盛泽老镇区这片以庄面遗址为中心的传统民居，留住了盛泽繁荣的丝绸历史文化，它的价值是长久、无量的。相反，文化古迹一旦破坏，就难以恢复，不管盛泽每年能造几座新楼，但是没有文化根基的辉煌是难以持久的。再说，要看高楼大厦上海、北京有的是，人们不会专程到盛泽来看高楼大厦。但是，如果把庄面遗址保护好、修复好，就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盛泽的文化特色。

盛泽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心灵手巧，紧跟时代脚步，织出一匹匹好绸和花色品种繁多的长丝面料，但是这些绸匹和面料仅供当代人使用。而作为优秀的丝绸文化，却是世代相传，其长久的推动力虽无形，却巨大。

举一个简单的实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盛泽最成功的宣传，主观认为就是向客人不厌其烦地介绍和解释两副对联。一副叫：“日出万绸，衣被天下”。另一副叫：“风送万机声，莫道众擎犹易举；晴翻千尺浪，好从饮水更思源”。巧妙地借助传统文化，抬高盛泽丝绸的地位和盛泽的知名度，支撑盛泽丝绸在国内外市场上独占鳌头的地位。

　　　　　　四、保护庄面

庄面和周围传统民居是盛泽丝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尘封的宝玉，而不是城建的包袱和羞于见人的死角。在大拆大建的城镇化浪潮中，庄面在总体上至今未遭受建设性破坏，尽管多数房屋已破旧，但基本格局仍按原样被保存下来了，为修复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了可行条件。

从保护庄面的方向看，我们不但要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复，而且还要赋予一定的功能，才能确保房屋有专人管理，并有一定收入，使文化遗址的古建筑或仿古建筑，常用常新，不断增值。如庄面修复后，可安排一些与丝绸文化相关的“展示”或“演示”方面的内容，并最终开发成为“盛泽丝绸文化游”中的当家景点之一。周围民居可划出一定范围，作为古镇保护区，保留老的街名、弄名，以小商业为主，为庄面营造传统风貌和古镇氛围。

盛泽素以丝绸生产和销售为特色，产业结构十分单一。特别是喷水织机的大量应用和熔体直纺规模的迅速扩大，产能火箭式上升，冷静地说离产能过剩的时日也越来越近了。

几百年来，社会以“温饱”为追求的目标，盛泽则以“日出万绸，衣被天下”而扬名。但是，如果有一天，天下都被盛泽的“衣被”铺满了，剩余产品堆放在仓库里时，“衣被天下”就失去了朝气，盛泽就会衰退。

新的形势迫着盛泽人，在继续织好绸、做好丝绸生意的同时，及时调整发展思维，努力开发“盛泽丝绸文化游”。让更多资金投入旅游业的开发中来，让越来越多的盛泽人到旅游业寻饭吃。让蚕花殿的小满戏，从演给盛泽人自己看，转变为主要演给游客看；让华佳丝博园从企业的宣传窗口转变成旅游热点；让济东会馆由供老同志看书读报的休闲地变成展示会馆功能的旅游景点；让以庄面为中心的古镇区成为游客最热闹的场所，买到正宗的盛泽丝绸、丝绸服装和丝绸工艺品，品尝到盛泽品种繁多的糕点小吃。

盛泽的传统丝绸文化是一个完整独特的文化系统，是十分丰富和珍贵的旅游资源。只要盛泽人齐心协力，共谋旅游，旅游资源还会被不断发现，旅游景点还会增多。如一条普通的柳家弄，就有陈开甲、唐仲英两位名人的故居，天下那里去找第二条柳家弄。再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桥联“风送万机声，晴翻千尺浪”，但又有几人到过白龙桥？如搞旅游，何不在白龙桥周围划出一定范围，连同桥下水域，建成丝绸文化公园。把与丝绸有关的桥联、对联、诗词、文章、民间故事，向游客详详细细地介绍介绍。

笔者主观认为，开发盛泽丝绸文化游，不是小行当，而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大产业。就是要让国内外用户和广大消费者，穿着盛泽人织造的面料做的衣服，到盛泽来寻找“衣被天下”的“根”。如果说提高织造和纺丝能力，是生产力的外延扩大，是商战中的“攻城略地”；那么开发盛泽丝绸文化游，就是生产力的内涵提高，是商战中的“攻心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广得用户和消费者之心，取得“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效果，并进一步提高盛泽的知名度和盛泽丝绸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声誉。庄面作为盛泽丝绸文化中最重要的文化遗址，保护好庄面是开发和搞活盛泽丝绸文化游最关键的一步。

